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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序

２００５年，若兰提交硕士毕业论文 《北宋怀古咏

史词研究》时，诸位同仁就对她将咏史怀古词分为传

统文人雅词与配合其他文艺形式表演的民间系统两个

部分而感到耳目一新。六七年后，她又遵从周裕锴先

生的建议，增加了禅宗颂古系统，使得怀古咏史词研

究变得更有层次而显得更具质感与厚重感。

回想当初若兰选择咏史怀古词作为论文题目时，

我颇不看好，一是觉得怀古咏史词远非北宋词中分量

较大的主流题材类型，似乎不能体现北宋词的主要特

色；二是觉得题目涉及的原典比较少，若兰说她统计

过了，可以算作怀古咏史的词有百十来首，这个数据

似乎远远构不成硕士论文应有的 “规模”；三是觉得

无论是诗还是词，怀古咏史都是被人研究熟烂了的一

个热点，可挖掘的深广度似乎不多。

直到若兰边写作边提出一些问题时，我才逐渐意

识到这个题目她完全可以做。咏史与怀古的区别是什

么，哪些内容可以称得上是 “古”是 “史”，宋人对

“古”、“史”的认识与今人有何不同，传奇小说是否

可算作史部，大曲、转踏、鼓子词、队舞等文艺形式

是不是词，怀古咏史词是否也像其他词一样偏重于香

艳故事而与同类诗作不同，等等，这些原本似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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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容置喙的问题被她拈出之后，都成了颇费周章的论

题，必须深思细辨。一番细细讨论之后，她一一解决

了这些问题，论文就渐具规模了。于无疑处生疑的问

题意识，让我对若兰的学术研究素质刮目相看。

但她还不止这一点让我惊奇。譬如在论证一些传

奇小说故事能否归入 “古”、 “史”时，她从类书、

总集等书的分类中找来证据，以说明古人常常具有传

说、故事、稗史、正史不截然分开的混同观念。其开

阔的视野与实证的态度，都比普通入门者棋高一着。

不多的原材料就被她这样内法酒手酿造得洋洋洒

洒、万紫千红。本来三五万字就算合格的硕士论文，

让她写成了十来万。第一次指导的学生就能有这样的

成就，颇让我得意洋洋。

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０５年那个阶段，我才整理修改完自

己的博士论文，刚刚窥见学术研究的门墙，开始摸索

脱离导师后独立行走的路径。若兰等五人首批硕士生

的到来，很快就成为我的同行旅伴，颇能为我打气壮

胆。沿袭我的硕士导师郑文先生每周一次、博士生导

师王水照先生两周一次的 “会讲”形式，我跟他们五

位每隔一段时间就 “会讲”一次，一起谈谈近来的学

习状况，特别是论文选题、进度以及涉及的问题，那

真是一段颇为愉快的时光。

写论文的过程，就是学而有思的过程。我们一起

尝试着量体裁衣式地写论文：先细读文本，将相近的

材料聚合到一起，再从中抽绎一些规律或观点。这是

极为简单而容易操作的方法，只是对古代作品阅读欣

赏、概括归纳、思辨推理能力都比较有限的初学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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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具体实践起来则颇有难度。若兰底子比较好，很

快就在这一方面游刃有余。

量体裁衣的写作方法，固然容易写得脚踏实地，

但不免就事论事、画地为牢，限制论者的视野与思

路，写出的论文往往会过于微观、拘谨、小气，尤其

是对于原材料较少的论题而言更是如此，鉴于此，我

们又试图放开手脚，从不同角度观照原材料，以便扩

大心胸与境界。师生就在这样共同学习中一起向学术

殿堂迈进。

若兰说她父亲收藏了一些古旧陶瓷及书画，她长

大后也喜欢古色古香的玩意儿。她中学时受一位同学

影响，由欣赏纳兰性德的词进而喜欢所有的词，大学

时看了不少与词相关的书。偶然听到她的闲聊，我不

禁肃然起敬。显然在古典修养特别是词学方面她比我

要内行得多。我接触词已经是上大学时，而且可能因

为个性使然或其他原因，我更关注诗歌，于词一直都

是外行。

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首先是外行受益匪浅。若

兰时不时介绍给我一些词学知识以及相关研究新作，

聊聊她的想法，我因此也了解到词学研究的现状，对

词学以及诗词之间关系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内行，则

因为要让我这个外行老妪都懂，便加倍费心费力，深

入浅出；虽说这远不如由内行指点而会有长足进步，

却也因我偶然的外行话而受点启发，产生别一种思

路，不知算不算是有一点收获。

外行与内行在分不清谁教谁学的教学相长中，还

成了无话不说、不拘礼法、没大没小的莫逆之交，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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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称之为 “姐们儿”。这是我 “为人师表”以来的最

大收获。

若兰到刘扬忠先生门下去读博，才算真正找到内

行指导，气象与境界都因此而大变，渐渐褪去了初学

者的青涩。她的视野转向明代词坛，向词学的深广处

发展，而我的重心还一如既往停留在诗学，因为少了

她在身边的随时提醒，我对词学越来越外行了。２００８

年暑假，若兰刚博士毕业，与我在呼和浩特词学会议

上见面而同居一室，我感受到两人在词学方面的差距

远远超过了三年前的 “姐们儿”共处之时，惭愧之

余，是不尽的欣喜，只为她拓展了一片属于她自己的

天空。

“相见无杂言，但道学问长”，是我给若兰的毕业

留言，但两人每次见面时，全是无关学问的杂言，而

即便是在杂言中，都能感受到她的成长。她结庐在原

本清净的大理苍山洱海间，如今那里也是游人如织、

车马喧嚣的闹市，而她却能自然地游走于入世与出

世、谐俗与脱俗之间，享受那里的静燥万殊，过着教

书育人、著书立说、修身养性的生活，这种境界，真

真叫人向往。

忙碌中很少有时间忆旧，今天才因着写序的机

缘，回望了一下过去。天蓝海蓝，尽是愉悦。

吕肖奂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４日于四川大学心远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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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曾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

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① 自此

以降，学者欲彪炳宋词的地位，必延引此说。其后，王水照又进一步论证，

宋词 “一代之文学”的地位 “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是正确的：从中国文学诸文

体发展的角度来看，作为词体文学，宋代无疑已臻顶巅……宋词以我国词体

文学之冠的资格，凭借这一文体的全部创造性与开拓性，为宋代文学争得与

前代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②。确然，宋词以极盛之貌，高据煌煌词史的顶

点，成为词体文学难以逾越的巅峰。正因宋词的创作取得了卓著成就，对之

的研究也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热点。相较而言，北宋词的研究更呈千

岩竞秀、万壑争流之势。但是，相关研究远非泽涸鱼尽。变换视角，仍有

可为。

在词的家族中，较之蔚为大观的主流题材 （如闺怨相思）之作，怀古咏

史词本非显赫，北宋更不足二百词作。然而，数量之少并不等于质量之劣或

价值之低。事实上，为数不多的北宋怀古咏史词既见微知著地体现了北宋词

主流的雅化发展趋势与成就，又群体性地表征了部分北宋词与民间文艺的交

织和融汇，更见证了禅宗对词的影响以及词以弘教的功能传承。因此，深入

发掘这一尚未被深入开垦的领域实在是极有意义的。有鉴于此，笔者择定

本题。

①

②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王氏之前亦有类似言说，如 （明）茅一相

《题词：评 〈曲藻〉后》云：“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

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

参见王水照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宋代各体文学的历史定位》，见王水照主编 《宋代文学通论》第一

章，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３～４４页。
王水照：《“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宋代各体文学的历史定位》，参见王水照主编 《宋代文学通论》

第一章，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８～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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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界　说

本部分将从创作时间、题材范围等方面对本书所研究北宋怀古咏史词的

范围做详细界定。

一、时间界说

北宋怀古咏史词的创作时间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 （公元９６０年），下迄宋

钦宗靖康二年 （公元１１２７年），历１６７年。本书所论绝大部分词作均属此期。

部分生卒年跨两宋的词人之作或有歧义。对这类作品，本书不一味划归北宋

或南宋，而分为三类：创作时间可考订者、创作时间倾向性较明显者、创作

时间两可难考者。笔者将前两者纳入研究视野，而为严谨起见，对第三类作

品则只能姑且弃而不论。

二、题材范围界说

（一）北宋怀古咏史词的题材

北宋怀古咏史词的题材，包括出于狭义历史典籍及其他部类典籍的历史

性材料。

历史典籍有广狭二义，广义指一切流传于今的前代典籍，狭义指古代四

部分类目录中的史部典籍。诚如章学诚言：“史家画三之一，而三家多与史相

通。混而合之则不清，拘而守之则已隘。”① 鉴于此，本书以史部典籍为北宋

怀古咏史词题材的主要载体，兼采见于其他部类的历史材料，大致是 “取多

用宏，包经而兼子集”②。以下分史部典籍所涉题材和其他部类典籍所涉题材

两部分论述。

１史部典籍所涉题材

四部分类法大致定型之后，史部典籍析为多类，如：

①

②

章学诚：《史考释例》，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 《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
３３４页。

同上书，第５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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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史、

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正史、编年、伪史、杂史、起居史、

故事、职官、杂传记、仪注、刑法、目录、谱牒、地理

《直斋书录解题》史部：正史、别史、编年、起居注、诏令、奏议、

杂史、典故、职官、礼注、时令、传记、法令、谱牒、目录、地理

《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

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

史评

诸史志或书目中，正史、古史 （或名 “编年”）、杂史、杂传 （或名 “传

记”、“杂传记”）是历来皆有的类目，亦是文人赋咏历史的主要题材来源。

必须指出，史部典籍的所指并非恒定不移，分歧集中在杂史、杂传类。此中

部分作品游移于子部与史部之间，异说纷纭、歧见迭出，以致郑樵曾言 “古

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

事。凡此五种，足相紊乱”①。在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 《四库总目》）

中，此类 “紊乱”得到正本清源的稽查，以至于大量曾著录于史部的著作终

被判入子部。这种判分也很为后世认可：《四库全书》 （以下简称 《四库》）

论定的史部典籍，性质争议一般较小；《四库》归入小说或杂家等类的典籍，

后人则很少以史籍目之，由此，“史部遂不容多含传说之书”②。《四库》的划

分是否不刊，笔者无力详考。不过，《四库总目》在将部分著作归入小说类

的同时，也不能不承认这些著作具有相当的历史性：

其中所述，虽多为小说家言，而采摭繁富，取材不竭。李善注

《文选》、徐坚作 《初学记》，已引其文，杜甫诗用事谨严，亦多采

其语。词人沿用数百年，久成故实，固有不可遽废者焉。③

①

②

③

（宋）郑樵：《通志》卷七十一 《校雠略·编次之讹论》，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页。
《〈西京杂记〉提要》，见 （清）永誽等撰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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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目所接，可据者多。故司马光作通鉴，亦引用之。兼收博采，

固未尝无裨于见闻也。①

事实上，在相当长的时期，这些著作的历史价值是广受认同的。《四库》

的重新划分，反映出 “史”之观念的变迁。但是，即便这种新观念较前代更

合理，却不能替代或抹灭曾经的认识。若仅认可 《四库》确定的史籍，则将

导致对北宋怀古咏史词题材认识的局限。因此，结合本书研究对象，笔者将

史部典籍及所出题材划为两类：

其一，一直录入史部的典籍及所涉历史题材。

一直录入史部的典籍，其中的历史题材主要来自正史及编年类 （纪年

类）著作。不过，向来被认为是体例严谨、事实翔明的正史的编纂本也不免

兼采杂史甚至街谈巷议，如司马迁自陈其作 《史记》乃是 “网罗天下放失旧

闻”②，班固云其 “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③，司马贞云其 “博采古文

及传记诸子……或旁搜异闻以成其说……”④，张守节亦言其 “并采六家杂说

以成一史”⑤。又如司马光认为 “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

凭”⑥，于是其修 《资治通鉴》便 “遍阅旧史，旁采小说”⑦。可见，部分正

史和编年本身已融入本部他类著作或经部、子部著作的事实和观点。同时，

史部著作的题材在流传中也时常附着或添加其他部类著作所述。如，《长恨歌

传》中杨玉环身丧马嵬坡之后的方士寻访、仙山钿合、夜半私语等情节，虽

为正史所无，但历时浸久，早已非史而史、与史无殊，后人赋咏杨玉环时遂

并而用之，不加甄别。此类题材以一直录入史部的著作所记为主干，因此还

是归入本类。以下列举北宋怀古咏史词采纳的部分本类题材及其著录情况。

其中，卓文君、严光、苏蕙、杜甫等的事迹皆出于正史，历代的著录极为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朝野佥载〉提要》，见 （清）永誽等撰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１８３页。
（汉）司马迁：《报任安书》，见 《古文观止》，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２６页。
（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六之 《司马迁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７３７页。
（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后序》，见 （汉）司马迁撰、（宋）裴

!

集解、（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 《史记》，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十册，第９页。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史例》，见 （汉）司马迁撰、（宋）裴

!

集解、（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 《史记》，第十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１３页。
（宋）司马光：《答范梦得》，见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传家集》卷六十三，１０９４册，第

５８３页。
（宋）司马光：《进书表》，见 （宋）司马光编著、 （元）胡三省音注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

１９７６年版，第９６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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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此不在表中赘列。表一所列题材的出处或稍有杂掺，历代著录也或有

不同，但主体出于一直录于史部的典籍。

表一　一直录于史部的典籍所出题材及著录情况

题
　
材

出处

著录情况

隋志
旧
唐
志

新
唐
志

郡斋

读书志

直斋

书录

解题

遂初

堂书

目

崇文

总目
通志

文献

通考

四库

总目

伍
子
胥

《左传》 经 经 经 经部 经部 经部 经部 经 经部 经部

《史记·伍子胥

列传》①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②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吴
越
旧
事

《史记·越王勾

践世家》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越绝书》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吴越春秋》 杂 杂 杂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载记

项
羽

《史记·项羽本

纪》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楚汉春秋》③ 杂史 杂史 杂史

昭
君

《汉书 · 匈奴

传》、《后汉书·

南匈奴传》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西京杂记》 旧事 地理 故事 杂史 传记 杂传 传记 故事 杂史 小说家

班
婕
妤

《列女传》 杂传 杂传 杂传记 传记 传记 传记 传记 传记 传记

《前汉纪》 古史 纪年 编年 编年 编年 编年 编年 编年 编年 编年

杨
玉
环

《旧（新）唐书·

后妃传》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开天传信记》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杂史 小说家

《长恨歌传》

《杨太真外传》 传记 杂传 传记

莫

愁

《旧唐书·音乐

志》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正史

乐府 《莫愁曲》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集

①

②

③

此外，《国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也有相关记载，这些著作皆一直录于史部，不赘。

出于史部者皆省却 “史部”二字，出于他部者将予注明。

（汉）陆贾：《楚汉春秋》，北宋尚有著录，后世亡佚，后有茆氏辑十种古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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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宋代录入史部的典籍及所涉历史题材。

此类主要是杂史、杂传记类著作，它们在宋代曾录入史部，之前或之后

则或入他部。

杂史、杂传记类与子部小说家、杂家类的概念最是混淆，人持异议、代

有歧说。《隋志·史部杂史类小序》认为杂史是 “博达之士，愍其废绝，各

记闻见，以备遗亡。……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① 《四

库总目·史部杂史类》认为杂史：“或但具一事之始末，非一代之全编；或

但述一时之见闻，只一家之私记，要期遗闻旧事，足以存掌故、资考证，备

读史者之参稽云尔……”② 《崇文总目·史部传记类》云传记所述乃是 “风俗

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逸行……”③。“委巷之说”、“遗言逸行”、“一时之见

闻”、“遗闻旧事”云云，与小说家类的 “街谈巷语”、“记录异闻”大致无

殊，不少以收录小说为要务的丛书也将这部分作品收归旗下，比如 《古今说

部丛书》直接以 “史乘”为分目第一，采入史部杂史类著作，又收入 《隋

志》、《旧唐志》入史部杂传类的 《集灵记》、《冤魂志》等。因此，此类著作

正是史部和子部的灰色交集，亦是最易模糊和混淆身份者。

将宋代录入史部的典籍目作狭义历史典籍，是以其历史变迁性为依据，

并立足于宋人对此类著作性质的认定。虽 《四库总目》将很多宋代录于史部

杂史类、杂传记类、地理类的著作，如 《山海经》、《穆天子传》、《十洲记》、

《汉武帝故事》、《开天传信记》、《拾遗记》等判入子部，但本书所论是北宋

怀古咏史词，因此宋人对这些著作的部类归属，比 《四库总目》及今人的判

定更具参考价值。当然，宋人对相关著作的归属也不是毫无争议，各书目中，

同一著作不同归属的情况不少。不过，既然宋代曾录入史部，则其历史性至

少得到了宋人的部分认可，而如 《穆天子传》这样在宋代皆著入史部的著

作，其事在今人看来虽是荒诞不经的，但在宋人心目中，却是属于历史的。

①

②

③

（唐）孔颖达、许敬宗、魏征、颜师古等撰：《隋志·杂史类小序》，见 《隋书》卷三十三，中华

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９６２页。
（清）永誽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类》，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４６０页。
（宋）王钦若、王洙、欧阳修撰：《崇文总目》，见 《丛书集成初编》，２１册，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３７年上

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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